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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情感，就像飘在空中的风筝线，看似
了无痕迹，却时刻牵动着执线人关切的目光。

清晨的阳光洒在妹妹的眼角，经过一夜
的风干，泪水已然消散。妹妹睁开惺忪的眼
睛，带着几分余悸坐起身，低声咕哝：“姐姐，
我觉得妈妈根本不爱我。”昨夜种种，依旧历
历在目，只可惜，妹妹却是局中人，看不见夜
色中的爱。

时间拉回昨晚。妹妹沉迷于玩具忘了睡
觉，在妈妈的再三催促下，依然不肯放下。再
三警告无果后，妈妈气得走过去一把拽着妹
妹往门口拖去：“出去！我不要你这样的女
儿！”“我不出去，我不！”妹妹哭着蹲下矮小的
身子，挣扎着。“你跟玩具睡大街上去，我再也
不管你了！”妈妈一手紧紧抓住妹妹的手腕，
另一只手把妹妹往门外推。妹妹紧抠门框的
手在拉扯的过程中变得苍白起来，哭红的眼
睛里满是惊恐。

此时的妈妈，像发威的猛虎，房间里的气
氛显得剑拔弩张。

恍惚间，妹妹已被关在了门外。她哭着
拍打着房门，妈妈却置若罔闻地坐在沙发
上。妹妹向来怕黑，楼道灯光十分灰暗，跺脚
声、拍门声、哭喊声像破碎的玻璃片，纷纷扬

扬直刺我的耳畔。
我向大门走去。

“不许开门！”妈妈的声音格外严厉。
我向来对长辈言听计从。此刻，门内是

怒火中烧的妈妈，门外是嚎啕大哭的妹妹，我
犹豫不决。

几番思索后，最终选择“冒险”将妹妹转
移进客厅。

“跪下！今晚不许睡觉。”妈妈恶狠狠地
冲妹妹大喊。妹妹吓得跪在地上浑身颤抖。

我手足无措地跑回自己房间。小时候，
妈妈也用同样的方法惩罚过我，被惩罚时，曾
一度怀疑妈妈并不爱我。

客厅里的灯被妈妈关掉，妹妹跪在漆黑
的夜里。“你就在这里跪一晚！”妈妈丢下这句
话就走了。

我想去客厅看看情况，可刚一起身就撞
上了迎面走来的妈妈，她悄悄伏到我耳边：

“我假装去睡觉，你等会把妹妹带进房间。”我
愣愣地点了点头。

妈妈回头望了望客厅，故意抬高音量：
“我们睡觉了，今晚就让她跪在客厅！”

妈妈回房了，我轻手轻脚地来到客厅，拉
起妹妹的手：“快起来，走，该睡觉了。”

“不行，妈妈会打死我的。”妹妹缩成一
团，胆怯地拒绝着。

“她怎么会舍得打死你？不过是吓唬吓
唬罢了。”在我的强拉硬拽下，妹妹一步三回
头地进了卧室，抽泣着睡着了。

不一会儿，房门开了一条缝，妈妈小心翼
翼地探出头来，在确保妹妹已经熟睡之后，她
蹑手蹑脚地坐到妹妹身旁，而后是长时间的
凝视，目光里有愧疚，有悔恨，也有疼惜。妈
妈的眼睛开始泛红了，她伸出手，轻轻擦拭着
妹妹脸庞的泪水，嘴里呢喃道：“唉，傻女儿，
叫你早点睡觉，为啥就是不听呢？非要惹妈
妈生气。”

妈妈的视线落到了妹妹的手腕上，小小
的手红通通的，还有几根手指印，想来是刚刚
拉扯时留下的。她的眉头拧成了麻绳，眼睛
里的“后悔”二字快要跳出来了。

“怎么弄红了？我应该轻点的，我怎么就
没控制好力度呢……”妈妈把妹妹的手握在
掌心，温柔轻抚。

妹妹终究是睡着了，她的眼里只剩下黑
夜，可她不知道，黑夜背后的故事远比烈日来
得更加炽热。曾几何时，我也如此害怕生气
时的妈妈，可局中人的我，却没能看见妈妈的
愧疚和心疼。

有些爱，总是穿着黑衣在夜色中行走，看
不见但不代表不存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熟
睡的孩子，带着满腔委屈在梦中寻觅慰藉，却
不知真情近在咫尺。兜兜转转才发现：原来，
夜色中的爱不需要找寻，醒来即可。

爱
□艾雪（四川）

每次路过那条街，都会在他摊前站一
阵，看看他如何补鞋、换拉链、修伞、配钥匙
……还不时与他聊上几句。

大家都叫他陈师傅，五十来岁，酱紫色
的脸瘦瘦的，身子也瘦瘦的，说话细声细气，
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他就靠这个修补小摊
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十几年前就在县城买了
住房和一个小门面。其实，头脑灵活的他年
少时只跟师父学了补鞋这门手艺，配钥匙、
开锁、修伞、换拉链这些都是自学的。

那些年，他的生意很是火爆，补鞋长期
要排队。因为活太多，妻子每天都来小摊帮
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两个孩子读小学时
就自己煮饭，自己上学。尽管夫妻二人从早
忙到晚，可鞋子依然码了一堆又一堆。陈师
傅补鞋非常细致，补过的鞋不仅牢实，而且
好看，补过的地方让人不易察觉。妻子不仅
帮丈夫送饭、补鞋，还为过往客人擦皮鞋，多
擦一双是一双，多挣一元是一元。

已是数九寒天，我把家里的加绒皮鞋翻
出来穿，突然发现鞋底与鞋面的粘胶有些脱
落，而且前面部分已经磨得非常薄了。以前
我的皮鞋在陈师傅那里前后各粘一块轮胎
底，防滑又耐磨，鞋面穿坏了，鞋底还是好
的。于是，我就把这双皮鞋拿到陈师傅那里
去修补。

在街头的拐角处，一把大遮阳伞下，陈
师傅坐在一张矮矮的木椅上，正低头修一件
花棉衣的拉链。他头戴一顶浅灰色鸭舌帽，
腰上系一根咖啡色旧围裙，脚边放着一台补
鞋机，身旁有一个底部装有四个轮子的工具

箱，工具箱上面放着配钥匙的机器，侧面贴
有微信收款二维码。摊前的两把竹椅子上
坐着一位老太太和一位没有穿外套的中年
妇女，一个电烤火炉正左右摇摆着发出红红
的火光。原来那位大姐的衣服拉链坏了，叫
陈师傅帮忙修一下。陈师傅修好后把棉袄
帮她穿上，她反复把拉链拉上拉下，完全没
有问题了，便问：“多少钱？”“这点小活不收
钱。”那位大姐不好意思：“这啷个要得哟。”
陈师傅淡淡地笑了笑：“这点小活，收啥子钱
嘛。”不等两位起身，马上又来了两位补鞋的
老人。我连忙把我的皮鞋递过去，告诉他需
要粘轮胎底。他说:“那要多等一些时间，你
急不急？不急的话，我先把他们脚上穿的鞋
补好，空了再慢慢帮你弄。放心哈，保证帮
你修好。”“要得。你老婆今天怎么没来帮忙
呢？”我想起了以前他妻子在摊前补鞋、擦鞋
的忙碌身影，便好奇地问。“她回家煮饭去
了。这几年生意淡，穿休闲鞋的人越来越
多，擦皮鞋的人越来越少。加上两个娃儿也
参加工作了，就让她休息一下吧，那些年她
太累了。”说完，他就连忙问两位老人鞋子哪
里坏了。

我站着没事，便打量起周围的环境和过
往的行人来。陈师傅的摊位就在街道拐角
处，一个楼道底下闲置的三角形空间，他用
一年1000元的租金租过来装上一道门就成
了一个小储物间，他把这个小储物间当作自
己补鞋的门市。门市的墙壁上挂满了长短
不一的各种颜色的旧伞和各色口袋，口袋里
装的都是他已经补好的旧鞋。门市外面的

墙壁上挂着一个有些年头的电扇，酷暑天
气，多亏这台电风扇给他送来凉爽的风。早
上八点钟，他把补鞋机和工具箱搬到储物间
门外摆摊补鞋，晚上八点钟，他又把所有的
工具搬进储物间里面放置，几十年如一日，
从没间断。

一位老人穿上补好的鞋，起身付钱，却
没有两元的零钱，他又不会使用微信。陈师
傅连忙跑到附近的小百货店去换零钱。那
位老人夸赞道:“这师傅好，补鞋技术好，对
人态度好，几条街的人都来这里补鞋。城里
那么多补鞋匠，只有他靠补鞋买起了门面，
真是了不起。”

“真了不起！”我看着陈师傅的背影，心
里重复着老人的话。

街头补鞋匠
□李小华（四川）

父亲是一名补锅匠。我从小就跟父
亲外出补锅，帮他拉风箱。父亲的嗓门
很大，一进村口，就扯开喉咙，用一种格
外清亮悦耳的声音喊：“补锅啰——”补
锅的叫喊声比生产队的干部喊开会还有
号召力，一会儿，就围了一堆人过来。每
到一个地方，我们父子俩都成为乡村里
一道独特的风景。

父亲特别能吃苦，无论春夏秋冬，他
都挑着火炉、风箱走村串巷。晚上一般
借宿农家，随便吃点东西后，在地上铺上
行装就入睡。每到一个村庄里，父亲就
安营在人口集中的地方。比较远的人家
补好锅以后，都是由我送上门去。如果
锅比较大比较沉的，就由父亲送或主人
自己来拿。因为这个手艺很脏，基本上

都设在好打扫卫生的地方。一旦确定在
某个地方开火，人们自然不会错过这时
刻，因为开一次火后，父亲要过几个月才
再到这地方来。所以人们一听到有补锅
匠来了，家家户户赶紧把东西送过来，就
是没锅补的也要来看看手艺，小孩子们
的心思则是凑一份热闹。

父亲点亮炉膛，摊开家伙，我就负
责拉风箱。除非到吃饭的时候，或者我
要帮人送锅的时候，才会找人来替我拉

一会风箱，否则一直都是我拉，一天下
来手都酸了。补锅的时候，大家围着那
补锅摊蹲着、站着，边看父亲的手艺，边
拉家常斗嘴，内容常有儿童不宜的，不
时引起一片笑声。乡亲们轻松快活，我
们的到来无疑为乡村单调枯燥的日子
增加了一些乐子，给贫乏的日子增添了
几分亮色。

有一年夏天，我跟着父亲出去补锅，
给人家送锅时，一不小心被人撞了一下，

锅子掉在一块石头上，补好的锅又摔了
一条裂缝。我只好傻傻地拿回去叫父亲
重新补。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口就
骂：送一个锅都不踏实，你还能做什么
事？我一听，眼泪就出来了，嗫嚅地说是
有一个人经过我旁边，不小心碰到我了
才这样的。可是父亲不这样认为。从那
以后，只要送锅，我总要看看身边有没有
人，如果有人就让别人先过，送锅再也没
有出过事。送锅这件事，刀刻斧凿般留
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

父亲曾想把我培养成补锅的接班
人，然而，补锅匠终究被时代所淘汰了。
如今，年迈的父亲守候在故乡的村庄，修
补着地球，而我，在广东一待就十多年，
只有偶尔用文字修补着乡愁。

补锅匠
□吴祖德（湖南）


